乡野绘梦：在五重境界里做扎根的美术教育者
—读万玮《教师的五重境界》有感
陈雅媛礼河实验学校
当城市的美术课堂早已配备智能画板、3D打印笔等先进教具时，我所在的乡村小学，美术课的“标配”依然是一盒蜡笔、几沓画纸，外加窗外连绵的青山与田埂上摇曳的野花。作为一名扎根乡村十年的美术老师，我曾无数次困惑：在资源匮乏的乡野课堂，美术教育的价值究竟在何处？直到翻开万玮老师的《教师的五重境界》，书中将教师成长划分为“教知识”“教方法”“教状态”“教人生”“教自己”五个层次的论述，如同一束光，照亮了我踉跄前行的教育之路。那些藏在画纸褶皱里的故事，那些与孩子们在田埂间追逐色彩的时光，瞬间与这五重境界一一对应，让我读懂了乡村美术教育最质朴的真谛。
万玮老师说，教师的第一重境界是“教知识”，这是教育的起点。初入教坛时，我对此深信不疑。我捧着厚厚的美术教材，立志要把课本里的知识点一股脑儿教给孩子们。我在黑板上一笔一划示范素描的明暗交界线，讲解水彩的干湿画法，要求孩子们严格按照“标准”构图、调色。那时的我，满心满眼都是“知识点的落实”，却忽略了乡村孩子最珍贵的天赋——与自然的联结。
第一件事，发生在我执教的第二个春天。 当时我正带着三年级的孩子上《春天的色彩》一课。我在PPT上展示了精心挑选的城市春景图：姹紫嫣红的花园、修剪整齐的草坪，然后布置作业：“请大家画出你眼中最美的春天，注意色彩的搭配要鲜艳、和谐。”我满心期待能看到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画作，可收上来的作业却让我大跌眼镜。大部分孩子的画都千篇一律：蓝天、白云、红花、绿草，像极了课本插图的翻版，唯独角落里的一幅画显得格格不入。那是留守儿童小宇的作品，画面上没有明艳的色彩，只有大片的土黄色，中间歪歪扭扭画着几株嫩芽，还有几只黑乎乎的小虫子。我皱着眉头把小宇叫到讲台前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道：“小宇，你看看你的画，春天是生机勃勃的，怎么能画得这么暗沉？颜色也太单调了！”小宇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他攥着衣角，小声辩解：“老师，这就是我眼里的春天。奶奶说，春雨过后，田埂上的土会变软，嫩芽会冒出来，蚯蚓也会爬出来松土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如遭雷击。我所谓的“教知识”，不过是用城市的审美标准，框住了乡村孩子的眼睛。我教给他们色彩搭配的技巧，却忘了告诉他们，乡野间的土黄、新绿、褐黑，也是春天最动人的色彩。课后，我带着小宇来到田埂上。春风拂过，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，嫩芽从土里探出头，蚯蚓在湿润的土壤里蠕动。小宇蹲下身，指着田埂兴奋地说：“老师你看，这土是棕黄色的，嫩芽是嫩绿色的，蚯蚓是黑褐色的，它们混在一起，就是春天的颜色呀！”我看着他发亮的眼睛，突然明白了：乡村孩子的美术课堂，从来不该局限在教室的四方天地里。

这件事之后，我开始反思“教知识”的真正内涵。我不再死守课本，而是把课堂搬到了田埂上、树林里、小溪边。我带着孩子们观察蒲公英的绒毛如何随风飘散，记录牵牛花从绽放到凋谢的色彩变化，收集松果、树叶、稻草等自然材料做拼贴画。我不再强求孩子们用“标准”的技法作画，而是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自然的感受。小宇后来画的《田埂上的春天》，被送到县里参加少儿美术展，还得了二等奖。那幅画里，依然是大片的土黄色，却藏着星星点点的绿，还有几只灵动的小虫子，每一笔都透着乡野孩子独有的灵气。这时我才懂得，“教知识”不是灌输，而是唤醒——唤醒孩子们对身边美的感知，这才是乡村美术教育最该教的“知识”。
如果说“教知识”是教育的起点，那么万玮老师所说的第二重境界“教方法”，便是让学生学会自主探索的钥匙。而真正让我领悟到“教方法”的真谛，是发生在五年级美术课上的第二件事。
那时我正在尝试“乡土材料创作”课程，让孩子们利用身边的材料制作手工艺品。有一次，我让大家用稻草制作小摆件。课堂上，我示范了稻草人的做法：扎骨架、绑稻草、画五官，步骤清晰明了。可当孩子们动手操作时，却状况百出：有的孩子的稻草人骨架歪歪扭扭，有的孩子的稻草绑得松松垮垮。尤其是性格内向的小敏，她坐在座位上，手里攥着稻草，迟迟不敢动手。我走过去问她怎么了，她低着头说：“老师，我学不会，我做的肯定不好看。”
看着孩子们手足无措的样子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又犯了“教知识”时的错误——我只教给他们“怎么做”，却没教他们“怎么想”。万玮老师说：“教方法，是授人以渔，是教会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。”我不能只给孩子们一个“标准答案”，而是要引导他们发挥想象力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方法。
于是，我停下示范，对孩子们说：“大家想一想，稻草除了能做稻草人，还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看窗外的景物，或者想想自己喜欢的东西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教室里就炸开了锅。有孩子说：“稻草可以编小篮子！”有孩子说：“可以做小房子！”小敏突然小声说：“我想做一只小鸟，奶奶说，稻草编的小鸟能带来好运。”我立刻鼓励她：“这个想法太棒了！我们一起试试看。”
我不再规定具体的制作步骤，而是引导孩子们观察稻草的特性：它柔软、有韧性，可以编织、可以捆绑、可以塑形。我告诉他们，遇到困难时可以先画草图，再根据草图调整材料。孩子们的创造力瞬间被点燃了：有的孩子用稻草编了小巧的篮子，有的孩子做了憨态可掬的小动物，还有的孩子用稻草和野花拼出了美丽的风景画。小敏的稻草小鸟，虽然歪歪扭扭，却格外灵动。她小心翼翼地给小鸟贴上眼睛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从那以后，我的美术课多了“奇思妙想”环节。我会给孩子们提供材料，却不限制创作主题；我会分享创作思路，却不规定具体方法。我教他们如何观察材料的特性，如何将想法转化为作品，如何在创作中解决遇到的问题。慢慢地，孩子们的作品越来越有创意，他们不再害怕“画不好”“做不好”，而是敢于尝试、乐于探索。我也终于明白，“教方法”不是教给学生一成不变的技巧，而是培养他们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让他们在美术创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。
在“教知识”与“教方法”的基础上，万玮老师提出了教师的第三重境界“教状态”和第四重境界“教人生”。这让我深刻体会到，美术教育不仅是教孩子们画画、做手工，更是教他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，用艺术的眼光看待人生。乡村的孩子，大多是留守儿童，他们的童年缺少父母的陪伴，有的孩子性格孤僻，有的孩子自卑敏感。而美术课，就成了他们抒发情感的出口。
我记得小宇曾在画里写下：“我的春天，有蚯蚓和嫩芽，还有远方的爸爸妈妈。”小敏的稻草小鸟，翅膀上写着“希望奶奶身体健康”。这些作品，不再是简单的美术作业，而是孩子们内心世界的写照。我会在课堂上认真倾听他们的创作故事，鼓励他们把心里的话通过画笔、通过手工表达出来。我告诉他们，每一幅画、每一件手工艺品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像每个人的人生一样，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渐渐地，孩子们的脸上多了笑容，眼神里多了自信。他们开始主动分享自己的作品，开始懂得欣赏别人的创作。我知道，我不仅在教他们美术，更是在教他们如何热爱生活，如何勇敢地表达自己。
而教师的第五重境界“教自己”，是我在乡村美术教育之路上的不断修行。万玮老师说：“教自己，是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，实现自我的成长与完善。”十年的乡村教学生涯，我从一个只懂“教知识”的新手老师，成长为一个懂得尊重孩子、善于引导孩子的教育者。我不再抱怨资源匮乏，而是学会了利用乡土资源，打造属于乡村孩子的美术课堂；我不再纠结于“教出多少优秀作品”，而是更在意“孩子们是否在美术课上收获了快乐与自信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收获了成长。我学会了从乡野间汲取灵感，学会了用更包容的心态看待教育，学会了在平凡的岗位上寻找教育的意义。我知道，我永远成不了城市里那些名师大家，但我可以做一名扎根乡野的美术教育者，用画笔为孩子们描绘出五彩斑斓的童年，用爱心守护他们心中的艺术梦想。
合上《教师的五重境界》，窗外的夕阳正洒在田埂上，给嫩绿的秧苗镀上了一层金边。我想起孩子们画笔下的春天、稻草编的小鸟、拼贴的风景画，那些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，就像一颗颗种子，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。
作为一名乡村美术老师，我深知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，但我愿意坚守在这片土地上，在万玮老师所说的五重境界里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。我愿做孩子们的“绘梦人”，用乡野的色彩，为他们编织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想；我更愿做一名“修行者”，在教育的道路上，不断探索，不断成长，让乡村的美术课堂，绽放出最绚烂的光芒。
